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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肃泾川完颜氏的物化之神与祖先崇拜不仅仅是民间信仰ꎬ还包含与其宗教表象同样重要的政治、文化

和地方性知识背景ꎬ尤其是文化身份的诉求ꎮ 本文尝试从完颜氏民间信仰中神明“神力”或者“灵力”入手ꎬ认为神明

法力的大小是通过作为媒介的“物”来传达的ꎮ 民间信仰对其合法性的争取是通过借助有形“物”的传统资源和乡土

价值ꎬ从而不断重构其潜在的文化内涵ꎬ以达到信众群体对身份和尊严的双重诉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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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的宗教人类学转向

学界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

个角度:认为民间信仰是社会全景的反射[１]ꎻ民间

信仰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而发展[２]ꎻ民间信

仰具有深厚的地方性文化基础[３]ꎻ存在超越并游离

于政府监管之外的民间信仰[４]ꎻ民间信仰存在“地
理空间”的结构ꎮ[５] 现有研究多从宏观意义上对民

间信仰的脉络进行区域性整体把握ꎮ 然而ꎬ在民间

信仰中ꎬ普遍存在大量依历史变迁而不断构建并赋

予宗教意义的“物”ꎮ 有形的“物”在民间信仰和信

众的精神层面发挥作用ꎬ并且因特定场景和环境的

转换影响信众的精神状态ꎮ
物的文化转向是对物文化认知和价值塑造的重

新定义ꎬ物由原有的物质形态变为文化的物ꎬ体现出

多精神层面的意义ꎮ 人与物的互动ꎬ不仅局限于简

单的单方让渡ꎬ其互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延长和再

构成ꎮ 由此看来ꎬ物的文化转向同样可以用于解释

民间信仰ꎮ 在宗教的语境下ꎬ有形的物被赋予特殊

的文化内涵和隐喻意义ꎬ使得原本人造的物因其所

赋予的神圣角色而意义非凡ꎮ 人们致敬并且维护的

并非某件有形的物ꎬ而是物所承载的宗教意义和角

色ꎮ 因此ꎬ从文化化物的角度出发ꎬ探索作为媒介的

物如何在民间信仰中联通人神ꎬ圆融家族ꎬ传递家族

记忆ꎬ表达身份诉求ꎮ
民间信仰作为非均质化的信仰(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ꎬ是通过经文、价值观、神话等文化化的物来

连接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ꎮ 这说明了所有的宗教

都是物化的ꎬ是被构建出来的ꎮ[６] “文化必须被理解

为不仅仅是一种产物ꎬ还是一种生产过程”ꎬ在这个

体现文化的生产过程中ꎬ物作为媒介的文化意义被

不断升华ꎮ[７] ①物不仅成为可以沟通仪式、献祭、朝
圣、沟通的媒介ꎬ也可以帮助解释宗教实践(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ꎬ因而探索宗教文化结构ꎮ 萨满教通过粘合物

态化的“体”和心态化的“悟”从而“入悟返体”的神

者意志是通过“可触、可视、可闻、可觉”的形者来沟

通贯穿的ꎬ这里的有形之物便可等同于完颜氏物化

的神ꎮ[８] ②民间信仰中的神明既是社会权利的生产

者又是其所生产的产品ꎬ神明拥有掌控信众世俗生

活的话语权ꎬ同时也拥有塑造信众家庭生活中彰显

性别关系和定义身份价值的影响力ꎮ[９] 基于物在信

仰研究的深远影响ꎬ使得物的宗教人类学转向成为

可能ꎮ 民间信仰中神灵法力的大小也可以通过作为

媒介的“物”来传达ꎮ 物的神力不仅仅来源于个体

或群体性的崇拜仪式ꎬ而是来源于其物化的过程ꎬ这
个过程涵盖了物的特殊形式的形成ꎬ文化机制天生

赋予的神力和信徒的社会影响与物的互动ꎮ
甘肃泾川完颜氏后裔是一支以祖先神为信仰主

体ꎬ典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群体ꎮ 基于长期对甘肃

泾川完颜氏历史来源的研究探索ꎬ并结合陕西岐山

洗马庄王上、王下村以及完颜鄂和墓的调查得出结

第 ３６ 卷第 １ 期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Ｎｏ.１ Ｖｏｌ.３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１ ２０１８



论:泾川县完颜村九顶梅花山上供奉的金代完颜宗

弼之子芮王完颜亨(? －１１５４)和金末帝完颜承麟(?
－１２３４)之墓为族人虚构构建ꎮ 泾川县完颜氏与岐

山完颜氏为同宗ꎮ 泾川县的完颜氏主要有两支来

源:一支为金末活跃在关陇地区金哀宗完颜守续之

胞弟完颜守纯之子完颜鄂和的军事势力ꎻ另一支则

是明初陕西岐山洗马庄完颜琳(守纯后人)调任平

凉副帅为九顶梅花山上朱元璋第九子韩宪王守灵而

落籍泾川ꎬ其子孙也因完颜琳为官而保留完颜姓氏ꎮ
完颜村内保存有完颜氏家族祠堂ꎬ门口手书牌

匾“追本溯源”ꎮ 祠堂由正殿、左右厢房、后院和山

顶亭组成ꎮ 祠堂内立有太师都元帅金兀术纪念碑

林ꎬ碑林共有十一块碑组成ꎬ属金朝历任皇帝纪念

碑ꎮ 院内有完颜阿骨打战马戎装雕塑ꎮ 家族祠堂正

殿内设有供奉祖先遗像的家族神“影”的神龛和(黄
绳)“皇神”等家族圣物ꎮ 左右厢房存储祭祖用具ꎮ
祠堂院内还有顶部雕刻海东青的纪念柱ꎮ 完颜氏家

族信仰主体之祖先神ꎬ即金王朝历代皇帝和后人构

建的埋葬在九顶梅花山上的芮王完颜亨和完颜承

麟ꎮ 物化主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参与集体身份的认

知与巩固ꎬ甚至服务于群体间的边界认定ꎮ[１０] 由此

说来ꎬ物化的宗教也不仅仅是物体本身ꎬ或为身份构

建物化的仪式而已ꎬ仪式发生的地点—家族祠堂本

身ꎬ也是宗教的物ꎮ 从完颜家族神信仰之“圣物”入
手ꎬ透过其历史脉络、文化认知和集体记忆阐述完颜

家族神“影”和(黄绳)“皇神”并不仅仅是单独存在

的、互不相关的崇拜偶像ꎮ 完颜“圣物”作为沟通人

与神之间的媒介ꎬ稳定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侍奉子

孙之间的关系ꎬ将人神紧密结合ꎬ并且不断动态地丰

富发展完颜家族的信仰生活ꎮ 通过研究完颜氏家族

的仪式ꎬ从而发掘作为象征性的家族神是如何被概

念化并且具像化的ꎬ是以何种形式进入信仰者的生

活空间并建立长期关系? 因此ꎬ深度探讨物化神的

构成、媒介和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ꎮ 同时ꎬ在对献祭

仪式、信仰结构和区域文化网络的考察过程中ꎬ尝试

从物化神具像过程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物的宗教媒介

属性ꎬ尤其是讨论物化的神是如何在世俗世界获得

神力ꎮ 认为完颜氏家族物化的祖先神“影”作为物

化的神媒是建立家族亲属血缘关系、联系神与人并

且增强两者在宗教信仰中交织的纽带ꎮ 最后ꎬ通过

完颜氏对物化神构建的意图探索完颜氏信仰的变迁

走势ꎮ

二、完颜氏家族物化之祖先———“皇神”
完颜氏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举行祭祖仪式

“叫冤会”ꎬ家族成员在族长的带领下在家族祠堂举

行女真萨满祭祀活动ꎮ 完颜氏族人追溯祖先至金太

祖完颜阿骨打ꎬ他们珍视祖先的姓氏和世代传承的

家族记忆ꎬ以金宗室之后自居ꎬ认为自己及子孙身上

流淌着贵族的血液ꎮ① 从当代完颜氏祖先神信仰的

物化与建构ꎬ程序化社会空间的实用主义出发ꎬ到仪

式实践手段的饱和凸显物化神作为地缘纽带的动态

呈现ꎮ
(一)构建精神传统:完颜氏家族祭祀祖先神

“影”及其物化过程

对传统的构建来源于象征、神话、仪式和有深刻

内涵并滋养信仰的文本ꎬ以及神话形成中的历史记

忆一致性ꎬ精神的信念及其直接的构建符号和隐含

意义是宗教信仰和人本主义的传统ꎮ[１１] 完颜氏子孙

后代基于其所在的现世生活和认知共同构建积累形

成了家族神话并逐渐将其精神传统物化ꎬ因而聚形

而通神ꎮ
完颜家族祖先“影”是完颜氏家族世代传承保

存的家族世代祖先遗像ꎬ被家族成员视为等同于祖

先皇帝的圣物ꎮ 祖先神“影”上ꎬ自上而下一共绘有

３８ 位人物ꎬ分别是 １０ 代金代皇帝ꎬ１ 代宗王和 ２７ 位

臣属组成ꎮ 完颜氏祠堂正殿内现悬挂第 ４ 版复制的

“影”ꎮ 据史料记载已知的完颜家族祖先神“影”一
共有 ４ 个版本:最初的版本始制于金代ꎻ第 ２ 个版本

复制于明代ꎬ由家族成员交替保管ꎬ一直沿用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ꎻ第 ３ 个版本是根据明代“影”的照片

复制于 ２００２ 年ꎬ并附有下注:“此原画为明季布制ꎬ
长九尺宽七尺ꎬ是完颜家族祭祀世代祖先遗像ꎬ已
失ꎬ拟民国二十五年张东野记ꎬ马因摄影ꎬ请齐敏轩

先生于二零零二年绘画复制ꎬ画面增显原画太师完

颜宗弼被隐匿之貌ꎮ 监制:完颜斌、完颜画、完颜麦、
完颜银、完颜成辈、完颜东正、完颜明正”②ꎮ 第 ４ 版

本完成于 ２０１３ 年ꎬ并有注:“宋.金王朝十位帝王及

将领金兀术造像我完颜氏族世代曾已供奉三百多年

的金王朝先祖ꎬ手绘影像乃明末清初画师所绘ꎬ幅面

长九尺宽七尺ꎬ设色古朴ꎬ姿态生动ꎬ可惜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遗失ꎬ实属我族人之一大

憾事ꎬ后在县博物馆找到民国二十七年由县长张东

野经管拍摄的已发黄且模糊不清的影像照片ꎬ为使

族人不忘族誉原源ꎬ并供子孙后代长期陈列供奉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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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民八百多年以来与当地兄弟民族和谐共荣之遗

风ꎬ共建和谐美好未来ꎬ我们邀请县文化馆书画家刘

文君以影像照片为基本依据ꎬ于二零一二年三月重

新绘制此金代先祖影像ꎬ以弥补族人心中之缺憾ꎬ使
之香烛延绵ꎬ永传后世ꎬ愿社会和谐民族团结ꎬ未来

华夏更美好ꎮ 完颜斌完颜玺主持并撰文作记壬辰二

月刘文君画立书”ꎮ “影”两旁附有对联“迢迢七千

里幽居安定ꎬ悠悠八百年繁衍生息ꎮ 玉明撰句文君

书二零一二年阳春三月吉日”ꎮ
至于完颜氏根据照片复制祖先“影”的原因ꎬ笔

者向一位家族长老询问明代“影”的去向时ꎬ得知有

完颜氏的“不肖子孙”将明代的祖先神“影”变卖给

外人的故事ꎮ
“造孽啊ꎬ把老先人都能卖掉的人ꎬ他打算

把‘影’到兰州去”ꎮ 一声长叹之后ꎬ老人抽了

一口旱烟ꎬ眼神垂下来继续说“这个娃后来心

脏病突发死在路上了ꎬ再也没有回来过ꎮ 这个

影一定在呢ꎬ在他女儿手里ꎬ也一直没有消息ꎬ
不知道现在到底出手了没有ꎬ也不知道到哪里

找去呢么􀆺”
老人黯然的神情中包含了对家族失去世代传承

祖先神“影”的惋惜ꎬ也包含了对变卖祖先遗像的

“不肖子孙”的失望ꎮ 在老人的眼中“影”不是一件

简单的物ꎬ而是作为祖先神的化身ꎬ是证明完颜家族

金朝贵族身份的重要证据ꎮ 明代版的家族神“影”
被完颜氏子孙珍藏保管了几个世纪ꎬ是作为完颜氏

家族祭祀活动中最神圣的物件ꎬ象征着“影”中每一

位祖先神对后世子孙生活鲜活的参与和庇佑ꎮ 承载

着完颜氏家族对自己曾经的“女真”身份的遥远记

忆、对故国和历任先皇祖先的追忆和对后世子孙的

教导准则ꎮ 完颜氏子孙对神“影”的变卖是将承载

完颜氏家族深厚精神意义的“神”降格成了“物”ꎬ一
件用于交换并且具有经济价值的“文物”或者是流

通的商品ꎮ
完颜氏对祖先“影”的共同感情纽带来源于村

庄中完颜氏子孙共同的姓氏和对祖先的追忆ꎬ那么

完颜氏对祖先神的亲近和感情应该如何被概念化?
首先ꎬ完颜氏将感情的亲近寄托于有形的“物”ꎻ其
次ꎬ完颜氏对祖先的感情亲近也不仅仅是将“影”奉
其为神明而崇拜ꎬ更重要是其物化的过程ꎬ这个过程

包括重绘“影”的材料选择ꎬ嵌入的历史文化机制以

及从供奉传达的文化内涵ꎮ 物化的祖先用“影”的

方式传达ꎬ并成为完颜家族因血缘而建立的神与人

之间流动于当地民间信仰生活的介质ꎮ 完颜家族

２００２ 年版祖先“影”是根据明代祖先“影”的照片复

制而来的ꎮ 从画面上看ꎬ完颜宗弼家族的地位极其

突出ꎬ完颜亨也位列其中ꎮ 宗弼一支被画者突出于

整体画面ꎬ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世代保存祖先“影”
的泾川完颜氏追溯他为自己的直系祖先ꎮ ２００２ 版

祖先“影”下注中强调了“画面增显原画太师完颜宗

弼被隐匿之貌”ꎬ说明画师基于明代版本的“影”ꎬ再
次突出了完颜宗弼的形象ꎮ 有学者认为明代“影”
的绘者之所以隐匿完颜宗弼的形象是因为明代岳飞

的故事被广泛流传ꎬ完颜宗弼等金国人物被丑化ꎬ画
者不敢公开宣传完颜宗弼ꎮ[１２] 笔者对此持怀疑态

度ꎬ原因有三ꎮ 第一ꎬ完颜氏祖先“影”仅用于家族

祭祀ꎬ而且家规中明确规定“凡非完颜氏者不得进

入家族祠堂”ꎬ加之完颜氏祭祖仪式的隐秘性ꎬ那么

能接触到完颜氏“影”的人势必仅是拥有完颜姓氏

的族人ꎮ 完颜氏对自己直系祖先的情感不太可能受

汉人崇拜岳飞的情怀而动摇ꎬ更不可能因此而隐匿

祖先的样貌ꎮ 第二ꎬ家规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凡完颜

氏子孙不听不看«说岳全传»ꎬ不唱«草坡面礼» «八
大锤»«反徐州»等有关岳家将的戏曲ꎬ不允许与岳

姓通婚ꎮ 因为完颜氏认为这些文本包含侮辱自己祖

先的内容ꎬ这就进一步夯实了推断ꎬ完颜氏不会因为

对岳飞的顾虑而不敢公开祖先的样貌ꎮ 第三ꎬ从
２００２ 版完颜氏复制的祖先“影”和访谈内容看ꎬ完颜

氏对画师作画的影响力和最终版本的确定都倾注了

完颜氏精英阶层基于现世对祖先的构建因素ꎮ 且不

论明代“影”迫于何种压力使得完颜氏子孙隐匿完

颜宗弼的样貌ꎬ２００２ 版的“影”确实将其是“増显”
了ꎬ这种“増显”是后代子孙对先人的英雄主义构建

性创作ꎮ 因儒释道思想对中国民间信仰有着深远影

响ꎬ此外结合强大的地缘影响力ꎬ民间信仰在权威统

治动荡时期蓬勃发展ꎬ祖先信仰也会在这个政权宽

松的历史性时期进行自我构建和狂欢ꎮ
(二)完颜氏家族的祭祖仪式:与“皇神”对话

中国古代祭祀礼仪是最重要的国家礼制ꎬ“凡
治人之道ꎬ莫急于礼ꎮ 礼有五经ꎬ莫重于祭” [１３]ꎮ 祭

祀仪式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儒家政治哲

学ꎮ 女真族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古老的少数民族ꎬ在
公元 １１１５ 年建立了金王朝ꎮ 此外ꎬ金王朝于 １１２４
年打败了辽国ꎬ并长期于南宋和西夏之间处于军事

优势ꎮ 金王朝统治期间ꎬ女真统治者继承了博大精

深的中原文化并且接纳了其礼仪ꎬ尤其是国家祭祀

礼仪文化ꎮ 重新进行了女真文化对汉文化的整合ꎬ
奠定了金王朝国家祭祀仪式礼制的发展和确立ꎮ 金

王朝建立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政权ꎬ女真统治者

都深受儒家思想和汉文化的深刻影响ꎬ随着政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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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集权化ꎬ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先进的汉文化更有

利于其统治ꎬ女真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深度汉化

的过程ꎮ 因此ꎬ金王朝政权权威更迫切的模仿汉廷

的统治传统和组织形式ꎬ确立以儒家为核心的权威

正统ꎮ 逐渐汉化的统治方式瓦解了女真原有的社会

结构ꎬ同时倾向于汉文化的新的意识形态被逐渐确

立起来ꎮ 泾川完颜氏追忆其伟大的祖先与昔日的辉

煌之唯一途径是重现隐匿汉化的祭祀仪式ꎮ
神庙(家族祠堂)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媒介如何

作为祖先神的传达载体在神与人之间建立精神联

系? 完颜氏的祖先神当然不能向后代子孙们自我传

达意志ꎬ而是以作为物化、有形的神“影”、“皇神”
(黄绳)、家族神庙以及神职人员等神媒来传达ꎮ 神

明的“灵力”是如何通过人与特定地点的联系不断

増显的? 物化的祖先神“影”“皇神”(黄绳)以及用

于仪式之中饱含隐含之意的“物”来传达神的意志ꎬ
慰藉信徒子孙心灵ꎮ 两者的相互协同表现在仪式之

中ꎮ 从物化介质的角度研究神灵的物化形式ꎬ表达

神庙是祖先神的传达载体ꎬ能最大限度地彰显祖先

神的“灵力” “皇神” (黄绳)则代表祖先神本尊ꎬ续
黄绳仪式从隐含意义上传达了亲近祖先和完颜子孙

绵延不断的双重含义ꎮ
完颜家族祭祖仪名曰“叫冤会”ꎬ于每年的阴历

三月十五在完颜家族祠堂举行ꎮ 仪式由十鸣炮开

始ꎬ家族祠堂外摆放着五门大炮ꎬ每门炮有两人负

责ꎬ一人装弹药ꎬ另一人负责点燃火炮ꎮ 十声响炮代

表着对金代逝去的十位皇帝的崇敬ꎮ 炮口要对准东

北方向鸣响ꎬ代表对东北故乡的眷念ꎮ 礼炮毕ꎬ击鼓

鸣钟共 １２０ 响ꎬ代表金王朝的统治年代ꎮ 随后ꎬ祖先

神“影”由责保管专人焚香祝祷后ꎬ从包裹的红布中

“请”出ꎬ悬挂于祠堂正殿的专门设置的神龛处ꎮ 请

“影”之同时ꎬ鞭炮礼乐不绝ꎬ由家族族长宣读祖先

祭文ꎮ 家族的妇女们进行献碟迎供ꎬ妇女们用献碟

端来各种面粉和植物油制成的花馍ꎬ花馍的制作和

样式代表了各个家庭主妇的烹饪水平ꎬ主妇们竞相

展示自己的手艺以示对祖先的尊敬ꎮ 她们跟随鼓乐

的节奏ꎬ将献碟摆放供奉在祠堂的香案上ꎮ 正殿内ꎬ
除满摆的祭品献碟ꎬ殿内两侧还摆满用彩纸做成的

神马和仙鹤ꎬ悬挂各色彩纸做成的写有“皇恩大赦

天下太平”的纸幡ꎮ 完颜氏老幼见“影”皆如见祖

先ꎬ每人需手持焚香ꎬ跟随族长与家族长辈三跪九

叩ꎬ并且跟随族长齐声祝祷:“太祖ꎬ太宗ꎬ承麟ꎬ芮

王在天之灵千古ꎮ”除了完颜村本村的完颜氏ꎬ泾川

县城的完颜氏以及从外地奔赴祭祖仪式的完颜氏后

人也依次根据家族辈分和社会地位跟随族长祭拜瞻

仰祖先神“影”ꎮ 有的家族老者也会满含泪水ꎬ仰天

长啸ꎬ哀嚎对祖先的怀念ꎬ并念念有词地对后人讲述

家族故事和神“影”上每位祖先的故事ꎮ 被礼炮钟

鼓、香烛黄表和家族精英的虔诚渲染出的祖先神

“影”在仪式中显得格外庄重神圣ꎬ使得本来懵懂的

孩童在家族长者浪潮般的层层叩拜和祝祷词中似乎

继承深谙了自己作为完颜氏后人的“贵族血统”ꎮ
家族祠堂成为家族长者祭祀祖先并且传承教育子孙

的场所ꎬ也是传达祖先意志和血缘情感凝结的载体ꎮ
完颜氏家族祠堂门口除了贴有完颜氏家族内部成员

送来的花环花圈等纪念性礼物ꎬ还有落款为泾川县

政府和县委送来的彩纸花圈ꎮ 献祭仪式是家族的血

缘纽带ꎬ有深厚的地方化特色ꎮ 信仰的具像化是通

过物来表达的ꎮ 神庙中的神“影”作为物的具像体ꎬ
从信仰者和子孙后代那里汲取信仰的力量ꎬ与当地

社会的教化情境相融合ꎬ传达出神力并得到官方的

认可ꎮ
祭拜祖先神“影”之后ꎬ在族长的指引下ꎬ由十

几位完颜氏强壮的小伙子将一根黄色麻绳抬出来ꎬ
黄色麻绳粗壮且长ꎬ小伙子们将绳子从祠堂正殿抬

出来ꎬ置于祭祀的香案上焚香供奉ꎮ 完颜氏长幼再

次齐齐跪拜敬奉ꎮ 黄色麻绳有着深厚的寓意ꎬ是
“皇神”的谐音ꎬ代表着完颜氏祖先神本尊ꎮ 完颜氏

长期以来一直保留着对祖先隐匿的祭祀ꎬ而不为外

人所知ꎮ 长久以来ꎬ完颜氏的身份是被族人刻意隐

藏而避免元朝统治者的追杀的ꎮ① 因此ꎬ完颜氏以

谐音“皇神”寄托对故去“皇神”的隐痛思念与追忆ꎮ
续黄绳的仪式由参加祭祖的完颜氏子孙们参加ꎬ每
人皆手持一股绳由专人续接在黄绳的一头ꎬ最终与

原有的绳子拧结成一体ꎮ 子孙越多ꎬ绳子就会越粗

越长ꎬ显现出完颜氏的人丁兴旺和对祖先的敬意ꎮ
从续绳的新旧也能看出来之前祭祀的痕迹ꎬ从而推

断参加的人数ꎬ或许也能反映出当时的祭祀场景ꎮ
这条黄绳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完颜家族表现祭祀

情景和人口的记录ꎬ更是一部完颜家族祖先神在场

的家族人口谱牒ꎮ 黄绳续完后ꎬ小伙子们将黄绳的

一头抬到家族神庙顶的小山并绑在一棵老树上ꎬ另
一头在家族神庙中固定ꎮ 由萨满法师跳神之后ꎬ寓
意祖先降临ꎮ 众人将祠堂正殿中的彩纸仙鹤、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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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鹰等请到山上ꎬ固定在木质的滑轮上ꎬ依次沿着黄

绳滑送至山下祠堂中ꎮ 仙鹤神鹰如从天而降一般ꎬ
落入祠堂之中ꎬ老族长带领子孙高呼“皇恩浩荡ꎬ赐
福救民ꎬ普降吉祥ꎬ皇恩大赦”ꎬ寓意仙鹤神马等神

兽是“皇神”赐福子孙ꎮ 神兽们降临到祖先祠堂之

后ꎬ子孙族人将他们抬至泾河边焚化ꎬ寓意将祖先赐

予的神兽送回天宫并感激祖先降临的祥瑞ꎮ
(三)完颜氏家族的神物、神庙和神媒:物化祖

先的载体

祭祀典礼与祭祖仪式是完颜氏沟通神与人的手

段ꎬ将无形的祖先神物化为有形具像的“物”并通过

作为载体的“媒”来传达ꎮ 如果说家族祖先神“影”
犹如子孙们面见的祖先ꎬ那么续“皇神”(黄绳)仪式

则是完颜氏后人对家族香火绵延的交代和保证ꎬ在
黄绳上放飞仙鹤与神马是祖先神赐福子孙的寓意ꎮ
以此方式ꎬ祖先神灵被物化ꎬ通过仪式的表现和萨满

法师与神的沟通ꎬ物化的祖先神在家族神庙中“显
灵”ꎮ 从这个角度来说ꎬ物化的祖先神使得子孙们

能够感知到祖先的在场与通灵ꎬ更能感受到祖先神

的赐福ꎬ从而加深对家族血缘的认知ꎬ起到凝聚子孙

的作用ꎮ 物化的祖先神ꎬ因其具化形式得以更加深

植于子孙后代的社会生活中ꎬ并以血缘关系自然地

结为更加亲密的关系模式ꎮ
祖先神的物化ꎬ包括祖先神“影”的复制、黄绳

的延续等与彰显祖先神力载体的家族神庙都活跃于

完颜氏日常生活中并通过不同形式的媒介传达出祖

先的庇护ꎮ 神“影”和黄绳承载祖先神的“灵力”ꎬ通
过家族神庙的载体ꎬ仪式和萨满法师演绎之媒介而

显灵ꎮ 这样ꎬ具像化之神物、神庙和神媒成了完颜氏

家族信仰系统中相互协调ꎬ互为层次的基础ꎮ 首先ꎬ
物化之神赋予完颜氏祖先神以“人格化”ꎬ联通子孙

之精神信仰与祖先之神力ꎮ 子孙们可以从有形的物

感知到祖神的存在ꎮ 物化之神从此意义上拓展了祖

先神“神力”的边界ꎮ 神之具象化存在也使得信众

在心态上产生与神的亲近感ꎮ 完颜氏神“影”和“皇
神”(黄绳)因其与完颜家族传承的集体记忆相关ꎬ
其世代建构的物化之神不仅是家族传承记忆的媒

介ꎬ也是教导子孙、延续、发展其信仰系统的方式ꎮ
其次ꎬ家族神庙因家族与姓氏的私有属性和极强的

地方性ꎬ增强祖先神的神力ꎬ联通信众与特定地点之

间的关系ꎮ 家族神的神力因神庙的存在而增其神

力ꎬ固其地位ꎮ 建立在村落中的家族神庙是同一姓

氏的家族成员共同的祭祀场所ꎮ 完颜氏恪守的族规

之“凡完颜氏者ꎬ不得进入祠堂”就是对祠堂的神圣

性、隐匿性和排他性最好的诠释ꎮ 家族传承的规矩

也因其本身带有祖先遗命性质而充满神圣性和无可

挑战性ꎮ 是完颜氏子孙精神中对祖先的逝去荣耀和

自己“女真人”身份的追忆ꎮ 人们将家族神庙作为

载体ꎬ用多种形式追忆女真的全盛时期ꎬ回顾他们强

大而光荣的历史ꎮ 比如盛大的祖先祭祀仪式ꎬ家族

精英关于祖先的出版物和因女真传说而构建的家庙

建筑及住宅ꎮ 完颜氏将集体记忆与家族传说中的祖

先物化为有形的存在ꎮ 并且在祖先神庙这样的特殊

的地点ꎬ基于主观对过去构件的偏好和有组织的祭

祀仪式呈现出来ꎮ 第三ꎬ神媒以人或物的形式存在ꎬ
深刻地理解神媒在联通物化祖先神和信众精神的文

化意义ꎬ从信仰系统的角度重审祖先神信仰的社会

影响力ꎮ 神媒以神庙为中心ꎬ通过人的神媒和物的

神媒方式而传达神灵的意志ꎮ 物化神媒以多种形式

代表祖先神之灵存在依附于有形的物ꎮ 神物具化神

力ꎬ承载祖先神之神力ꎮ 另一个方面ꎬ由人充当的神

媒如萨满法师相比较物之神媒则更加灵活ꎮ 他们能

更直观的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信众ꎬ并用语言、仪式和

感情来呈现神力ꎮ 两种神媒的形式相辅相成互为补

充ꎮ
三、结论与讨论:民间信仰反思

信仰定义信众的价值观并塑造其文化身份ꎮ[１４]

神灵是社会权力的产物ꎮ 完颜氏物化祖先神的过程

凸显其对世俗权力和对自己女真身份认同的诉求与

抗争ꎮ 从历史上完颜氏女真人自金代晚期近似完全

汉化的程度来看ꎬ完颜氏的信仰系统体现国家秩序ꎮ
“当金王朝全面崩溃之际ꎬ完全的汉化使得女真人

得以生存”ꎬ这也解释了泾川完颜氏之所以能够逃

脱元兵的追杀ꎬ保存族人和传承祖先姓氏最重要的

原因ꎬ即“汉化的内在力量ꎬ似最终来自以男性为主

宰的汉化宗教ꎬ其核心是祖先崇拜” [１５]ꎮ 女真族人

长期奉行中国儒教正统文化ꎬ尊崇以汉为正统的心

灵历程ꎬ与汉族人长期交互融合ꎬ其祭祖仪式的构建

和信仰结构的整合势必体现出民间信仰的最终解释

权在于主宰的国家统治话语ꎮ
国家意志根据政权结构反作用影响构建民间信

仰的神明ꎮ 但是ꎬ完颜氏的信仰系统也因其从贵族

到土著的过程而呈现动态的流动ꎮ 第一ꎬ其信仰存

在游离于正统权力结构之外的力量ꎮ 这种力量既不

是政权系统的工具ꎬ也不是社会等级的简单反射ꎬ而
是因信仰长期构建过程中不断地土著化ꎬ从而结合

并糅进诸多能反映当地潜在社会现实的元素和认

知ꎮ 例如完颜氏祭祖仪式中的萨满跳神仪式ꎬ法师

的穿着明显杂糅进了道教的元素和地方传统ꎬ法师

动作和服饰彰显了神明崇拜的动态转变ꎮ 第二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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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系统不断被边缘化ꎬ祖先神的神力逐渐呈递减

趋势ꎮ 从泾川县区域群神多元信仰的社会环境来

看ꎬ当地地方信仰系统中一直存在一个以西王母信

仰为主的多元信仰系统ꎬ再加上结合因社会发展而

不断变化的田野数据来看ꎬ完颜氏从唯一的祖先神

信仰开始出现向西王母信仰和其他多神明信仰转向

的端倪ꎮ 第三ꎬ完颜氏家族精英对信仰的“满族化”
构建和民族身份的试探ꎮ 从象征与隐喻的物化祖先

到构建宏大的满化仪式与信仰ꎬ完颜氏精英力图通

过展示与众不同ꎬ得到官方的承认而试探改变民族

成分的可能ꎮ 而当地政府则是更加看重完颜氏展示

的“民族特色”所带来的潜在经济意义ꎮ 自 ２０１３ 年

起ꎬ政府从开发全县旅游资源和发掘历史文化资源

的角度出发ꎬ对完颜村进行整体规划ꎬ投资建成了完

颜部落古寨、完颜洼文化广场和带有金代风格建筑

元素的民居等ꎮ ２０１７ 年ꎬ“泾川县王村镇完颜村美

丽乡村计划”基本落成ꎮ 完颜村因政府的参与引导

而被建造成以游玩、观赏、餐饮娱乐、民俗体验、访古

溯源为主的拥有完整配套设施的民俗风情旅游区ꎮ
完颜氏的历史遗存和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是完

颜氏物化神明信仰合法性的基础ꎮ 地方政府对完颜

村旅游资源的整合和重塑保证了其文化权威ꎮ 旅游

作为国家行为的前沿ꎬ在文化创造和国家身份塑造

中保持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性ꎮ[１８] 结合宗教与旅游来

看ꎬ国家在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ꎬ只允许那些

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呼应ꎬ协调和谐社会的建设ꎬ并且

不挑战国家统治权威的民间信仰和地方神明存在ꎮ
地方政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ꎬ在完颜氏家族精英构

建和创造的文化记忆基础上ꎬ以旅游经济为目的而

规划建设的完颜文化风情园及其配套附属建筑ꎬ官
方构建并认可完颜氏的女真身份及其尊严ꎮ 这种官

方引导的记忆重建过程将完颜氏物化祖先的信仰载

体视为潜在开发的地方文化特色而大力发掘其市场

价值ꎮ 物化的宗教符号最终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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